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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虽然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在历史的

长河中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开放的精神与文

化。而在文学书写中，它又体现为一种地方

性的空间诗学。从屈原到李白、杜甫，再到苏

东坡、王安石，乃至近现代以来的作家和诗

人，长江始终是他们笔下一个重要的文学母

题。湖北地处长江中下游，是中部交通要塞，

因此形成了独特的长江文化书写谱系和地方

性美学传统。

当代以来，书写长江题材的新诗不再局

限于以单纯的风景作为题材，而是融入了强

烈的生命意识。像徐迟、曾卓、绿原、黄声笑、

刘不朽等曾在湖北工作与生活的“老诗人”，

他们在书写长江的手法上多使用宏大抒情，

写滔滔江水，写码头风景，写辽阔幽远的现场

质感，写奔腾不息的历史厚重。他们不仅继

承了屈原在《楚辞》中的家国情怀，还坚守并

开创了一种属于知识分子的、不屈而坚韧的

忧患意识。

到了21世纪诗人笔下，长江书写变得像

湖北的很多城市一样，具有市井烟火气。他

们专注于长江作为一种日常风景和生活经验

的美学，将长江的象征性进行了另一种日常

诗性的转换和还原。比如张执浩、余笑忠、剑

男、毛子、魏天无、川上、小引、江雪、杨章池等

诗人，都在不同维度上书写过长江。与前辈

诗人从宏大视角书写长江的雄浑壮丽不同，

他们以个体化的审美从微观角度写出了长江

的现代性气质，具有一种别样的平民色彩。

他们的地域抒情显得克制而内敛，更多时候

是以叙事的方式和口语化表达切入到对长江

的动态描绘，给诗歌书写带来一种戏剧化的

效果。在他们的诗歌中，长江不再是古典与

传统的代言，而是具有现代性品格的诗学装

置。张执浩的诗集《我陪江水走过一程》，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

诗人书写长江的主体意志。他经常写到自己漫步于黄昏的江

滩，看着川流不息的江水，心生无限感慨。在张执浩的诗歌中，

他将地理意义上的长江内化为精神层面的长江。虽然他长年在

黄鹤楼下的长江边上生活，但他在诗歌中不止于写江景，而是经

常从一段江水想到远去的人与事，“你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开始浑

浊的/就像你不清楚它什么时候清澈过/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这逝

水/将会以永恒的方式存贮在记忆里”（《我陪江水走过一程》）。

长江的“难处”也可能表征了现代人的精神困惑，而长江对于张

执浩来说，就是他反观自我、切入时代和保持探索的体现。除了

张执浩这一代久居武汉的诗人之外，湖北诗歌界还涌现了一些

更具活力和潜力的年轻诗人，如丁东亚、林东林、熊曼、谈骁、黍

不语、刘金祥、北潇等。他们中有的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人，从小

在长江边生活，长江已成为他们身上的某种精神气质；而有的人

虽然是从外地到湖北学习、工作和定居，但他们的写作同样潜移

默化地浸染着长江所具有的独特文化气息。这些年轻诗人不再

囿于单一思维去礼赞长江的壮丽景观，而是以更具个性化的笔

调书写长江的深沉、幽暗与地域纵深感，并以此创造更为丰富且

具有动态感的长江文学传统。

从地域视角书写长江，是湖北诗人得天独厚的优势，但这种

优势如果把握不好，也容易变成劣势。也就是说，如果不进行现

代性的转化，我们书写长江很容易陷入地方性风物罗列的困

境。尤其是以长江作为意象，应当避免陷入同质化和陈词滥

调。同时，也要警惕让长江变成一个单纯的符号，只要一写长

江，就是各个城市与长江相关的风景展示，这样会落入模式化和

套路化的书写窠臼。打破这种封闭的标签化书写，关键在于与

长江建立一种开放式的对话。在长江文化视域下审视当代新诗

的地方性写作，意味着我们不再将长江仅仅当作一个题材或创

作背景，而是将其看作一种深层的情感结构、一种独特的审美范

式和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由此来完成对长江的立体书写与思

想重构。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省作协特聘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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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地方性写作”成为文学界的热词，新东北、新

南方、新浙派等概念层出不穷，仿佛我们重新进入了一个文

学地理大发现时代。这股浪潮，正如评论家李云雷所言，是

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过于偏向个人化、日常化写作的

一种反拨与拓展，旨在将个人的写作与整体性的中国故事

连接起来。不可否认，这类写作在挖掘地域文化、抵抗叙事

同质化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我们也应警惕在全球化、融

媒体与文旅融合的语境下，地方性写作是否也在某种程度

上沦为一种文化表演？我们热衷于书写长江边的古镇、码

头、方言、民俗，却往往忽略了这些符号背后的真实生活现

场。地方性不应只是被观赏的文化盆景，而应是活生生的、

仍在呼吸的当代经验。如果写作仅仅是为了满足外界对地

方特色的想象，那它很可能失去与真实土地的连接，成为一

种被观看的地方性。

长江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象征，正在于其流动

的本质。它奔流不息，汇纳百川；它连接青藏高原与东海

之滨，承接内陆腹地与开放沿海，贯通古老传统与现代文

明。真正的长江写作，应当是一种呼应其母体精神的流动

性写作。这种写作不仅仅是题材上写长江，更应在精神上

体现长江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动态性。它不应是回望式的

文化怀旧，而应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创造，而流动性本来就

是现代性内涵的应有之义。

地方性写作还有一个关键之处就是在地性。地方性

写作不能只是一种题材上的地域选择，更应该是一种写

作姿态与方法。它要求作家真正在场，不仅是身体在

场，更是情感、思想与语言的在场。今天很多写作，尽管

题材是地方的，但语言是普通话的，情感是悬浮的，思维

是都市中心的。这种写作本质上是一种“无地方的地方

写作”。我们是否还在用一套高度同质化的现代汉语，

去书写那些本应充满泥土气与烟火气的生活？重建在

地性意味着作家要重新学习倾听地方的声音。不仅是

方言，更是地方人的情感结构、思维方式与生命节奏。

它不是对方言的简单搬运，而是对地方语言精神的转化

与再造。

新时代地方性写作的出路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于勇

敢地走向“小叙事”，并于其中窥见“大精神”。我们不必

总是执着于书写长江史诗或地方传奇。相反，那些看似

微小的、个人的、边缘的叙事，往往更能触及地方经验的

深处。一条小巷、一个码头、一次洪水、一次迁徙都可能

成为理解长江文化的切口。我们每个人与长江的关系，不

必总是宏大的、历史的、文化的，它也可以是私密的、身体

的、情感的。

为了对抗“数据库写作”与符号化陷阱，我们或许更需

要呼唤一种“野生”的地方性写作。它可能不那么符合“文

化名片”的预期，甚至带有一种粗粝的、不合作的、批判性

的气质。它可能由那些名气没那么大的写作者完成，他们

的写作更贴近土地的呼吸，更能捕捉到那些未被数据库收

录的、鲜活而真实的生命状态。这种“小叙事”，恰恰是对抗

“数据库写作”与符号化写作的有效路径。湖北作家废斯人

的大别山书写就让人感受到一种接续楚风汉韵、朴素的原

始力量。这种“小叙事”与“野生”状态，恰恰是对抗写作同

质化、概念化的有效路径。

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不应是一场对逝去

过往的考古发掘，而应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壮丽航行。它

不预设终点，不固守边界，不拒绝异质，不畏惧流动。在

这场航行中，我们既是写作者，也是被书写者；既是地方

的守护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

性写作是与江水同行，在流动中探寻精神方向，在不确

定中确立写作意义。它承载着长江的古老灵魂，也映照

着我们鲜活的时代面容，并以奔流不息的姿态，向海而

生，生生不息。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长江文化”和“地方性写作”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界讨论

的两个热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长江是“水”，是持

续流动的空间，它不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河流，更是一条

流淌了数千年、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文化长河，塑造了历史悠

久、内涵丰富的长江文化，并成为新时代国家倾力打造的具

有战略意义的文化品牌；地方是“土”，是相对固定的空间，

地方性写作便是以特定地域为核心进行创作，强调对一地

独特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进行挖掘与呈现。

而“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书写”把这两个热词并置一

起，以一种新的角度和整体性视野在二者之间建立有效的

链接，形成新的逻辑关系，以此深化对当代文学重要命题的

探讨，也希望借此激活文学现场，找到新的写作锚点，为新

时代文学的创新发展注入活力。所以，以一条生生不息的

古老河流为钥，去打开一个地方丰饶多姿的文化地图和人

与地方的情感记忆，叩响地方心门，提炼文学新质，可以看

到二者之间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关系。

第一，长江文化与地方性写作是一种相互交融、灵魂

与形塑的关系。长江文化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

的千年文脉，体现了中华文化在传承发展进程中的包容

性、统一性和稳固性特征，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

不断变化与充实的过程。也就是说长江文化作为一种流

域文化，一方面与地方文化交融共生、相互滋养，另一方

面又具有文化母体的属性，为地方性写作提供了丰厚的土

壤和不竭的源泉，成为地方性写作的“灵魂”；而地域诗学

的文化底蕴与美学风格需要长江文化的滋养与赋魅，长江

流域的地方性写作正是长江文化的各种回响与不同形塑，

是作家们以自己的经验情感和表达方式，对长江这部宏

大、复杂、动态的“文本”进行阅读、解码、重塑和再创造，也

是以文学的方式对长江文化的一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

第二，长江文化为地方性写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

法。即如何从文学地理学和大文学观的角度，如何以一条

源远流长的大江为母体和坐标，去截取、梳理并呈现它所孕

育、滋养且指向的特定区域的文化特征和文学面貌。一方

面需将长江文化作为一种整体性视野，以此统领和激活不

同地方的文学书写，关注这一宏大存在如何深刻而广泛地

融入并影响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风俗、性格、情感和命

运。比如，梳理长江上中下游的三个城市重庆、武汉和上

海，会发现它们在城市性格上有很多共同特征，都具有作为

码头城市的流动性和烟火气，但是也有一些区别，表现在市

民生活由粗粝到精细、方言语气由粗硬到柔软，以及城市的

开放性和现代性等不同方面。另一方面需将长江作为审美

本体，多维度呈现长江流域的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聚焦文

化与地域、流域与生态、历史与当下的复杂交织。长江如一

条流动的线，地方便是线上不同的点。这些点既有接续与

生长，也有断裂或消失。如何发掘与聚焦“线与点”“消与

长”之间的辩证关系，将自身的生命体验与情感感知深度融

入其中，进而找到恰当的表达路径，触及具有普遍性的生命

体验，这是当下写作者的任务与使命。

第三，长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地方性写作的勃勃生机

都需要写作者的重新发现与现代观照。随着时代社会的发

展和城市的一体化进程，长江、地方和人们的生活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地方为方法对作家进行指认不再有

效，甚至在一些青年作家笔下，地方其实在慢慢消失。那

么，如何用现代视野重新观照长江、发现地方，构建新的写

作维度，找到长江文化、地域写作与个体生命乃至人类命

运共同体之间的深层关联，需要作家们持续地关注思考。

一方面，长江文化能够塑造地方性格，比如湖北作家鄢国

培、陈应松关于长江的书写，别鸣的《涉江的青铜》等峡江

系列小说，都在讲述一条江与楚地楚人的故事及命运；另

一方面，地方经验可以诠释时代主题，比如关于长江文化、

生态文学或文化共同体的主题创作。而写作路径的拓展

还需要写作者更多“走出去”，要在时代现场、生活实感和

切身体验的三位一体中不断地挖掘与形塑，从而汇聚成文

学的长江，前浪后浪，奔涌向前。

（作者系长江文艺杂志社副主编、副编审）

以长江为钥，叩响地方心门
□吴佳燕

10月19日，由湖北省作家协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长江文艺杂志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承办的“长江
文学周”系列活动之“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研讨会在武汉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地方性写作的理论内涵与多重面向、长江文化如何赋能新时代文学创新、多元
化格局下地方叙事的再造与创新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次研讨会为激活文学创新、打造长江文化高地、助力湖北文学高质量
发展凝聚了新动能，也为进一步深化地方性写作的理论与实践、推动长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思考。

——编 者

在流动中确立写作意义
□陈国和

今天的当代文坛，正在见证地方性

写作最激动人心的蓬勃热潮。从“新东

北作家群”到“新南方写作”，从“文学新

浙派”再到“新北京作家群”，间或“新海

洋文学”与“长江流域文学”，层出不穷的

新概念与新提法，令人目不暇接，亦令无

数的“地方”蠢蠢欲动。

地方性写作的繁盛活力背后，体现

出的是媒介对于文学事件命名的普遍

焦虑，他们与业内人士一起，都在期待

给当代文学注入新的活力。然而，其中

也显而易见地存在着诸多问题。

与此同时，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在于，今天的地方性写作正面临着诸多

挑战。正如我在《“新北京作家群”：总

体性消失之后的文学图景》一文中所

言，高度的流动性，早已成为今天不可

忽略的文化事实。作为20世纪80年代

建构起来的一个极具标志性的地域文

化概念，老北京人津津乐道的“京味”，

与彼时同样蔚为大观的“津味”，以及崛

起于三湘四水的“湘味”，弥漫于苏州小

巷的“苏味”，或者更多具有地域风情意

味的“汉味”“川味”“陕味”等，都曾给当

代文学创作带来了难得的活力。然而，

如我们所见，高度的流动性所带来的显

著变化在于，土生土长的地方作家正在

变得日渐稀少，在多元共生的年轻一代

人这里，他们不再对弘扬地域文化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因

此，从地域文化书写到地方性写作，这里所透露的时代讯息

或许在于，一种古典意义上的地域书写正在消失。这也难

怪，现代的流动性，本就是对古典主义上的地域文化的巨大

颠覆和腐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今天我们重新召唤一种业已消失的地方，某种意义上，

也是为了实现一种文化的抚慰，抚慰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的

文化乡愁。如果说古典主义的地域文化写作，是与地方文

化紧密相连的，具有文化的整体意义，那么后现代的地方

性写作，则势必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这也使得今天的

地方性写作，正在沦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表演或身份表

演。并非自然生发或流露，而是“表演”出一种地方性，已然

成为许多作家孜孜以求的创作目标。在这背后，其文化

诉求不难揣测。如人所见，“地方性写作+非遗”，以及

“地方性写作+文旅”，正成为今天地方性写作倚赖的重要

方向。

谈到地方性写作的限度问题，不禁让我想到东浩纪的

成名作《动物化的后现代》，这本书一直被网络文学研究者

奉为经典。该著作对“御宅族文化”中使人产生“萌”的角色

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他们共同使用了一种“萌要素数

据库”。故事的生产者可以随意撷取这些萌要素，组合成一

个新的“萌”角色。当一个极具魅力的新角色被创造出来

时，其中新的萌要素又会被拆解出来，改变数据库的构成。

今天的地方性写作，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这种让人怦然心

动的“萌要素数据库”。什么是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元

素，什么是最能抚慰乡愁的地方元素，其实也有一个大致相

似的数据库，在写作的过程中只需从数据库中自由撷取某

些元素就能构成一种地方性特点。而新的文化元素的引

入，又能不断充实这个数据库。换句话说，地方性写作有时

也会沦为某种角色消费，这个时候，写作就偏离了正常轨

道，角色开始变得比故事更加重要。如何对抗这种数据库

写作的思维，如何将地方元素有机融入到叙事之中，同样是

地方性写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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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与开放性
□梅 兰

随着人文主义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发展，在

列斐伏尔、福柯、索亚、雷蒙·威廉斯等理论家的推动下，空间

从一个普遍、客观、均质、静态的容器变成通过人类行为生产

出来的具有丰富文化涵义的场域。相对于抽象、超然的空间，

段义孚、雷尔夫、吉尔兹等人认为“地方”是相对于全球化的具

有根植性的排他性经验。在全球化时代，这种稳定的地方性

受到了挑战，同时出现了无地方性，以及流动、开放、多层次的

地方性。当下的地方性因此有了两种涵义，一种是根植于地

域文化的地方性，另一种是流动开放的地方性。

长江流域的地方性写作正是一种兼具地域性与开放性

的地方性写作。当人们把地理空间的长江流域与长江流域

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就是一种文学地域性批评。历史上，

作为特定地域文化的长江流域文化，可以与黄河流域文化

形成对照。后者孕育了高度发达的北方农耕文明，产生了

乡土社会和差序格局。而长江流域的山地、平原与沼泽等

多种地貌及经济形态，孕育出与中原地区有差异的稻作文

明。在文学中，长江流域也分享着同一种文化记忆，它是海

上明月、江湖泛舟、竹林呼啸，是桃源归隐、小桥流水、桂香

浮动，是中国人的怀乡梦。

同时，作为一种文化实践，长江文化视域颇具张力。因长

江流域文化本身是多元的，从上游的青藏高原文化、巴蜀文化

到中下游的荆楚文化、皖赣文化、吴越文化，每个文化区域的

发源、发展、繁荣时期都不同。从个体经验的地方性来看，长

江文化的流动性、多样性，体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当横

贯中部的长江将中国与世界连接，长江文化本身意味着开放、

包容，是面向世界的不断进取、创新的当代中国文化符号。以

开放性视角理解长江流域的地方文化，才能深刻理解从青藏

高原到长三角地区的文学写作的差异性。

近年来，地方性写作出现了“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

作”“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文学新浙派”“新北京作家群”等诸

多概念和批评热，也有批评家把这归结为事后追封或概念策

划。从社会学视角来看，这种地方性概念可被看作改革开放

40多年后，地方文化的自觉和文化身份的呼唤。确切地说，

文学的地方性是文本中呈现为情感结构的地理，凸显的是个

体经验在地性意义上的地方性。比如“新东北作家群”的兴

起，并非因为概念先行和营销，而是一批东北青年作家写出了

父辈的经历。批评家对他们的命名虽然包含各自的批评视角

或目标，但更基于地方身份认同与群体指认。

在当代文学史上，长江流域的文学写作常常包含着审美

迭代和创新。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崛起，先锋文学与

新写实主义等文学流派都在长江流域文学圈孕育发生。从

作家作品来看，无论是湖南的韩少功、江苏的毕飞宇，还是

上海的王安忆，他们的《马桥词典》《玉米》《长恨歌》都并不

是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写作，而是通过个体经验的在地性和

越界性，对他者视角下的地域性进行发现、审视和批判。《马

桥词典》以知青视角编纂方言词典，揭示共通的人性与生

活；《玉米》通过女性的内视角，审视苏北乡村日常生活秩

序；《长恨歌》则是对海派文学的反写，主人公王琦瑶的结局

充满反讽。这几部长江流域的优秀长篇小说，都是对一般意

义上的地域性文学的超越。

从更为开放的视角看长江文化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体

现了当代地方性写作的差异性，是充满活力和创意的当代中

国文化的缩影。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